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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感谢我那些慷慨的同事。感谢他们阅读了这本书的草稿，并
提供了意见和建议，让我能够对它做出改进。我感谢A. L. 贝克尔、佩
内洛普·埃克特、拉尔夫·法索德、迈克尔·盖斯、卡尔·戈尔茨坦、罗宾·
莱科夫、尼尔·诺里克、苏珊·菲力普斯、纳奥米·泰南、巴里·索恩以及
大卫·怀斯，感谢他们奉献的时间和精力。

我对罗宾·莱科夫的感激之情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作为语言学研
究中语言与性别方向的先驱，她为我和一代学者提供了一个起点。她开
辟了一条道路，并从此衍生出许多不同的探索之径。她1973年的语言学
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我日后成为一名语言学家的契机，也使我选择了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训练基地。在这里，她是我的老师之一。她也一
直是我的朋友，是一位慷慨的支持者，是一位在追求理论研究的同时不
忽视其实际意义的模范学者。

我对拉尔夫·法索德的感激之情也颇为深远。他始终给予我宝贵的
智力支持和挑战，就我的研究与我进行对话，并从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
启发性的观点、事例，与我分享资料，以及提供无价的信息技术服务。
乔治城大学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位完美的同事和朋友，我心存感激。

同样在乔治城，我还要感谢语言及语言学学院院长詹姆斯·阿拉提
斯、我在社会语言学项目中的同事们，以及那些为我正在构思中的想法
做听众并提供了帮助的学生。还有其他许多人在各种重要方面给予了我
帮助，这些方面包括阅读和评论书稿的某些部分，从他们自身的经验中
举例，或与我讨论想法。虽然我将他们列在一起，但他们每个人的贡献
都应得到我单独的敬意：凯瑟琳·阿布拉莫维茨、史蒂夫·巴里什、尼科·
贝斯尼尔、汤姆·布拉扎蒂斯、布鲁斯·布里格汉姆、玛乔丽·布里格汉
姆、佩内洛普·布朗、乔斯林·伯顿、卡罗琳·塞尔斯-穆尔西亚、安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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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布朗温·戴维斯、班比·埃文斯-默里、保罗·弗雷德里希、艾伦·弗
贝克、吉姆·加洛法洛、约翰·戈德史密斯、保罗·戈尔茨坦、玛乔丽·哈
内斯·古德温、约翰·瓜纳斯切利、安妮·霍金森、雷·海斯、保罗·霍珀、
黛博拉·詹姆斯、克里斯蒂娜·卡卡瓦、朱迪思·卡茨-施瓦茨、卡罗琳·金
尼、马克·科胡特、海伦·科茨尼斯、艾迪·马科夫斯基、约瑟夫·马海、
艾伦·马克斯、瑞秋·迈洛维茨、苏西·娜帕、米莉恩·纳斯塔斯、曼达纳·
纳维德-大不里士、丽贝卡·珀克斯、莫莉·彼得森、普阿帕·波纳法拉、
丹尼斯·普雷斯顿、露西·雷、丹·里德、查克·理查森、西莉亚·罗伯茨、
乔安娜·罗宾、艾利芙·罗森菲尔德、辛西娅·罗伊、帕梅拉·桑德斯、黛
博拉·希夫林、盖尔·施里克、汤姆·施里克、艾米·谢尔顿、温迪·史密
斯、宋庆淑、卡罗拉·斯彭格尔、贾娜·斯塔顿、多萝西·泰南、伊莱·泰
南、加里·韦弗、鲍勃·韦伯、山田悦子和山田阳。我感谢布鲁斯·多瓦尔
给我这个机会来分析他录制的展现朋友间谈话的录像带和文字记录，并
允许我使用其中的摘录。我也感谢苏珊娜·格鲁克，作为一位代理人，
她身上有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全部品质，甚至不止于此。我还要感谢威
廉·莫洛出版社的全体职员，尤其是我的编辑玛丽亚·瓜纳斯切利。她从
一开始就对这本书寄予坚定的信心，并为其慷慨地付出了无限的热情和
精力。

我也将这本书献给我的丈夫，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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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个人的生活都由一系列对话组成。分析日常对话及其对人际关系
的影响一直是我作为一名社会语言学家的职业生涯之重点。在这本书
中，我倾听的是女性和男性的声音。我将解析那些困扰着我们关系的看
似毫无意义的误解，并展现出即使在没有明显误解的情况下，男性和女
性也可能会对同一段对话产生不同解读的事实。我解释了为什么真诚的
交流意图常常会遭到歪曲，以及我们如何预防或减轻由此产生的一些挫
败感。

我此前的一本书《我不是那个意思！》（That’s Not What I
Meant!）展现了人们不同的会话风格。因此，当来自美国不同地区、不
同族裔或不同阶级背景的人们交谈时，他们的话很可能无法完全被听者
按原意理解。然而，虽然很多人会与来自不同地区或不同族裔的人共同
生活，但我们不一定会选择这样的生活。社会期望我们与异性组成家
庭，许多人也是这样做的，即使没有投入一辈子，也投入了生命中的大
段时间。尽管我们中许多人（虽然越来越少）在生命的大部分时光里无
须与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对象产生密切接触，但就算是那些在生
活中没有伴侣，或主要与同性保持感情关系的人，也无法避免与异性展
开密切的接触，无论是作为朋友、亲戚还是同事。

《我不是那个意思！》共有十章，其中有一章讨论了沟通方式中的
性别差异。但在我收到的采访、文章和讲座邀请中，90%都希望我主要
讲讲只占书中10%的内容——关于男女差异的那一章。每个人都想了解
更多有关性别与会话风格的知识。

我也想要探寻更多。事实上，我之所以决定成为一名语言学家，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罗宾·莱科夫教授的一门课程，这门课集中体现了她对
性别与语言的研究成果。我第一项主要的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就是间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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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中的性别和文化差异，而且我对其他人对这个话题的研究也比较熟
悉。不过，我一直身处性别研究的外围，并没有跳进它的核心圈子，部
分原因是这个领域内的争议太大。

我每次写到或谈论男女沟通方式的差异时，就会火花四溅。大多数
人会惊呼，认为我说的是真的，并会解释他们自己的经历。当他们了解
到，他们的烦恼其实很常见，而他们自己、伴侣或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
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时，他们都会松一口气。他们曾将伴侣的沟通方式归
咎为个人的缺点，现在，他们可以将其重新定位为另一种沟通体系的体
现。而他们自己的沟通方式多年来一直受到伴侣的诟病，如今也可以得
到维护和正名，被认为是合乎逻辑且合理的。

然而，尽管大多数人都发现，我对沟通方式中性别差异的解释为他
们的自身经历提供了解释，他们也渴望提供自己的例子来证明，但有些
人一听到关于性别的论调就会变得焦躁不安。一些人仅仅听到认为女性
与男性不同的论断就会感到愤怒。这种反应可能来自女性，也可能来自
男性。

在有些男性听来，关于女性与男性的任何言论，只要发自女性之
口，就都成了一种指责——仿佛她们是在用这种可笑的方式放弃了讲道
理，只会抱怨说：“你们这些男人啊！”他们觉得，哪怕自己没有遭到诋
毁，仅仅成为旁人谈论的对象，就是被物化了。

然而，会对关于两性的言论感到愤愤不平的不仅是男性。一些女性
担心，任何有关性别差异的论断都在暗示女性是不同的——不同于男性
制定的标准。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男性被看作是规范的，女性被看作
是偏离规范的。而从“不同”到“更糟”只是很短的一步，也许还是不可避
免的一步。

此外，如果证据显示，女性和男性的风格是不同的，需要改变的通
常是女性。我在对我研究工作收到的反馈中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在为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我记录了
一对夫妇在车里进行的一段对话。妻子问：“你想停下来喝一杯吗？”丈
夫诚实地答道：“不用。”于是他们就没有停下。后来，在得知妻子本想
停下来喝一杯，却因为自己没眼力见儿而气恼时，他感到很沮丧。他不
明白：“她为什么不直说她想要什么？她为什么要和我玩游戏？”我解释
说，那位妻子之所以生气，并不是因为她没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
是因为她的偏好没有得到考虑。在她看来，她对丈夫的愿望表示了关
心，而他却没有对她的愿望表现出丝毫在意。

我的分析强调的是，这个例子中的丈夫和妻子有着不同但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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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沟通方式，而《多伦多星报》（The Toronto Star）上的一篇对我的文
章进行了大量编辑的稿件中，这一点遗失了。我的建议变成了：“这位
女士应当领悟的是，当丈夫回答‘是’或者‘不是’时，他并不是提出了一
个没有商量余地的要求。”我在原文里写的是“为理解哪里出了问题，这
位男士必须明白的是，当她问他想要什么时，她不是在询问一个信息问
题，而是在开启一场协调双方愿望的谈判。而这位女士应当领悟的
是……”，而《星报》的这位编辑删除了这部分文字。

这位编辑挥舞熟练的编辑之刀，把我关于女性和男性都应该做出调
整的主张，扭曲为女性必须单方面做出努力以理解男性的观点。告诉女
性应该“领悟”的只有她们，暗示着男性的方式是正确的，而女性的方式
是错误的。这个编辑过的版本被重印上了教科书，于是错误扩增了。

我们都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但我们往往会将他人视为群体
的代表。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这个世界的模式才能
理解它。如果我们无法预测相关人和事的许多信息，不能确信自己知道
他们是谁，是什么，我们就将无法应对日常生活中人与事的冲击。然
而，这种能发觉相似模式的天生能力虽然有用，却也有不幸的后果。将
一个个体纳入一种类别具有冒犯性，也具有误导性。将女性和男性归纳
为两种类别可能会强化这种还原主义（reductionism）①。

在捕捉相似性时，我们会进行一般化的概括，这种概括模糊了差异
性。每个人都是由数不清的因素塑造的，这些因素包括民族、宗教、阶
级、种族、年龄、职业、他们及其亲人居住的地理区域，以及其他许多
群体身份——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个体的个性与偏好交织。人们倾向于用
一个或几个类别来概括他人，例如“南方美人”“纽约犹太知识分子”“波
士顿婆罗门”②或“脾气火暴的意大利人”。尽管这些类别或许可以预测其
描述的对象的某些行为，但这些词语遗漏的关于这些人的信息远远多过
其能捕捉到的。在无数个方面，每个人都与他人截然不同，哪怕是来自
相同类别的他人。

尽管存在这些危险，但我还是加入了日趋增长的有关性别和语言的
讨论中，因为忽视差异的风险实际上大于指出差异的风险。把这么大的
东西扫到地毯下面并不能让它消失，它只会在你大胆冒险穿过房间时绊
倒你，让你摔个狗啃泥。否认真正的差异只会让这个男女关系正在历经
转变与重组的时代中已经普遍存在的混乱情形恶化。

假装女性与男性完全一样的做法伤害了女性，因为社会对待她们的
方式是建立在男性标准上的。这也伤害了一部分男性，他们用和男性沟
通的方式与女性对话时，心中怀有的是良好的意愿。然而，他们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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